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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明特定的时代赋予其艺术观念以特定的美学精神。晚明艺术领域审美
意识的大变迁，促使其社会审美趣味趋向世俗与感官享乐，大众审美渐成主流。艺术观

念与活动中的主情思潮与浪漫主义精神、个性觉醒与主体意识的高扬以及市民趣味和

世俗倾向等，构成晚明美学精神的主要内涵。而艺术观念上的多元融合与雅俗并举，既

体现了晚明艺术的综合性特质，更彰显出晚明美学精神的开放品质。晚明艺术观念的

美学精神包蕴着告别古典、走向近代的新的时代属性和近代气息，为向新的时代拓展从

观念上和实践上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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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时代的美学精神，都是这一特定时代艺术观念的体现和表达，也都是这

一特定时代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必然。笔者曾发表多篇文章，对于晚明社会转型

时期这一特定背景影响下的晚明艺术的情感本性观念、文艺自娱的娱乐功用观

念以及自由游戏的艺术创作观念等，均作过详细阐释〔１〕。所以，晚明特定的时

代也必然赋予其艺术观念以特定的美学精神。晚明艺术领域审美意识的大变

迁，导致社会审美趣味趋向世俗与感官享乐，世俗大众的审美趣味逐渐发展成为

社会审美主潮。因而，在晚明美学精神的烛照下，晚明文人高举情感和性灵、反

对传统束缚、倡导文以自娱和自由游戏的艺术观念，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不断变革

的人文艺术思潮，与晚明美学主潮互为表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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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观念和美学主潮与建筑在世俗生活写实基础上的市民文艺相结合，形成了

明代艺术在继承宋元传统过程中重在衍变、力创新风的新趋势。晚明时期极具

主体意识和情感自觉的艺术观念和美学精神，包蕴着告别古典、走向近代的新的

时代属性和近代气息，为向新的时代拓展从观念上和实践上准备了条件。

一、主情思潮与浪漫主义精神

中国古典艺术史上，从中唐源起的社会文化转型，经过宋、元、明的数百年演

进，终于在明代后期产生了可以称得上是对旧传统产生激烈批判的理论，这就是

以李贽、徐渭、汤显祖、袁宏道等为代表的理论。于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

思潮在明中期以后终于出现了。

晚明是一个极为钟情的时代，晚明俊士才人多是尊情论者。在晚明文人士

子看来，情感是人与生俱来的，所谓“人生堕地，便为情使”（徐渭：《选古今南北

剧序》）；“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歌啸，形诸动摇”（汤显祖：《宜

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夫人，情种也。人而无情，不至于人矣，曷望其至人

乎”（张琦：《衡曲麈谭·情痴寐言》）。晚明人还以魏晋人所谓“情之所钟，正在

我辈”相标，主张天地万物皆有情，情是以维持世界万物，正所谓“生生而不灭，

由情不灭故”“生在而情在焉”（冯梦龙：《情史》）；所谓“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

界”“情字如此看方大，若非情之维持，久已天崩地裂”（张潮：《幽梦影》卷下）。

凡此等等，举不胜举。所以说，尊情适性的晚明人对情感的认同成为艺术观念的

一大特征。晚明文人认为“情”是文学艺术的生命和母胎，所谓“情也者，文之司

命也”（吴从先：《小窗四纪·艳纪序》）、“凡文以情为母”（汤宾尹：《睡庵文集》

二刻卷一）、“文生乎情，情至而文亦至焉”（祝世禄：《祝子小言》）。另外，徐渭

提出“夫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也”（《肖甫诗序》）；汤显祖提出“世总为情，情生

诗歌而行于神”（《耳伯麻姑游诗序》）、“缘境起情，因情作境”（《临川县古永安

寺复寺记》）；袁宏道所谓“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序小修诗》）；江盈科指出“诗

本性情”（《雪涛小书·诗品》）；屠隆亦谓“诗生乎性情”（《唐诗品汇选释断

序》）；李鼎亦指出“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偶谭》）。凡此云云，皆传达出艺术

是情感的表现的艺术观念。晚明人以“情”的眼光看世界，当然极易生发美感，

引发艺术思维，一如宗白华先生所云：“美感的动机，起于同感”“艺术世界的中

心是同情”〔２〕。晚明人如此尊情重情，他们高举情感，崇尚性灵，把“情”提到本

体论的高度，因而他们的审美观和艺术观自然也就打上了深深的尊情尚性之烙

印，从而在艺术领域掀起了一股强调情感表现的尊情尚性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

晚明文人把“情”作为艺术的内核和本质属性，而抒发情感是人的本性中的

一种自然欲求。所以晚明文人把艺术看作是抒情写意的工具，把寄情寓志作为

艺术的基本前提和最终目的。他们非常强调情感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强

调艺术中主观情感的抒发。他们认为“至文出于童心”（李贽：《童心说》），强调

以表现童心的自然之真情、真趣为美，艺术创作中追求真情、真趣；他们皆有一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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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牢骚和磊落不平之气需要发抒，而这种满腹牢骚、怨愤郁积的个性情感的自然

宣泄，正是晚明文人作文散忧的写作动机，即李贽所谓“发愤之所作”（《焚书·

忠义水浒传序》）、张潮所谓“古今至文，皆血泪所成”（《幽梦影》卷下）等。在晚

明人看来，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皆因情而生，皆根于情，即如汤显祖所云“为情

作使，劬于伎剧”（《续栖贤莲社求友文》）、“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又如张潮所

称“《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幽梦

影》卷下）。所以，在极为钟情的晚明文人那里，情之为物也，可以“役耳目，易神

理，忘晦明，废饥寒，穷九州，越八荒，穿金石，动天地，率百物，生可以生，死可以

死，死可以生，生可以死，死又可以不死，生又可以忘生，远远近近，悠悠漾漾，杳

弗知其所之”（张琦：《衡曲麈谭·情痴寐言》）；他们因而强调情痴，认为“能痴

者而后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三，《情痴》）。凡此

等等，无不呈现出晚明艺术观念的浪漫主义色彩。

明中后期以来的政治混乱、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导致哲学上出现了反对程

朱理学的阳明“心学”，推动了晚明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转型，并为晚明带来了一

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本主义思想解放潮流。心学主张去欲复性，同时又倡导

率性而为，从而就有可能导致一种率情而为，并在平民意识、主体意识和情欲意

识等多方面为晚明文艺思潮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既然“情”与生俱来，那么人

生所执著追求的，不应是“天理”，而应是动人心魄的“情”。因而，明中叶以来的

“主情”观念，在与“天理”世界相对峙及抗衡上，显示出了勃勃生机与旺盛活力。

人的感性生命力和情欲一旦冲破“天理”樊笼的束缚，便像是冲决堤坝的洪水一

样，任情恣肆，放荡不羁，一发不可收拾。总之，李贽的“童心说”、徐渭的“诗本

乎情”说、汤显祖的“情至”说、公安三袁的“性灵说”、冯梦龙的“情教说”以及

“七子”关于情的探讨，皆是明中后期以来“阳明心学”在审美观念层面的收获。

薛富兴教授指出：“‘童心’发之于文艺，便是‘情性’，便是自然人性之所欲所求，

便是自然人心所思所想。一旦理论家提出‘发于情性’便是‘止于礼义’，若魏晋

名流‘自然即是名教’，长期为礼义所压抑的诸般人欲人情，便会如井喷般一发

不可收拾，最终汇为波澜壮阔的浪漫主义洪流，雅者若《牡丹亭》，俗者如《金瓶

梅》，其活泼动人处正在人性世情之自然流露，正在其童心般之率真自然。”〔３〕实

为肯綮之论。

曾被黑格尔称为浪漫艺术高级阶段的戏剧，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它实际上不

是以内容取胜，而是以优美的艺术形式达到自娱娱人的艺术效果，它通过音乐、

舞蹈、唱腔、表演等形式，把作为中国文艺的灵魂的抒情特性诠释得淋漓尽致，真

正称得上是“有意味的形式”。戏曲大师汤显祖的《牡丹亭》，真正称得上是浪漫

之魂。《牡丹亭》直接以“情”为创作之根本，并将“情”与“理”相对立，提出“理

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牡丹亭题词》），又云“人间何处说相思，我辈钟

情似此”。盖惟有至情，可以超生死、忘物我，而永不磨灭。杜丽娘为情而生死

以之，尽管看似不合常理，然而实则是“无一不出乎人情之外，却无一不合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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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之中”，给人以“超生死，忘物我，通真幻”〔４〕的审美感受。杜丽娘作为汤显祖

创造的晚明钟情时代浪漫形象的代言人，她的这一极度夸张的美丽而又感伤的

童话，诉说着时人急欲走出古典，获得人性解放的集体无意识。中国古典艺术在

这里终于开出典雅骀荡的浪漫之花，发出了浪漫思潮的时代最强音，呼唤着一个

个性解放的近代世界的到来。

晚明文人画也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近代文人画家陈衡恪

曾说：“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

也。……所谓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而文人又其个性优美

感想高尚者也。”〔５〕显然，文人画旨在主观抒情，陶写性灵，张扬个性，寄寓情志。

晚明书画艺术成为文人们表情达意、寄情寓志的一种工具，犹如黑格尔所称，绘

画的物质性越来越少而精神性越来越突出，并最终精神压倒物质，所以书画的抒

情写意性更为强烈。隆万之际，晚明文人书画完成了由论理到论笔的转变，强调

笔墨情趣为主，以笔墨趣味来传达出文人画家的主观心绪，所谓“画者当以意写

之”“高人胜士寄兴写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汤篨：《画鉴》）。这种笔墨形

式及其配列组合，越来越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成为唤起审美情感的真正的“有

意味的形式”。这种追求笔墨、讲究意趣的写意书画艺术发展到明中晚期，便形

成一股浪漫主义巨大洪流。徐渭可谓是浪漫思潮在书画艺术方面的集中代表。

正如哲学领域的李贽、戏曲中的汤显祖、诗文中的袁宏道以及小说中的吴承恩一

样，他们声应气求，相与倾倒、赞赏、推引、交往，共同在这股浪漫洪流中执牛耳。

在徐渭那里，绘画的形似便进一步被抛却，笔情墨趣成为绘画的核心。明中后期

以来的这种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和风格特征，一直影响到明清之际的石涛、朱耷以

致“扬州八怪”等文人画家。

二、个性解放与主体意识觉醒

晚明浪漫主义艺术思潮和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明中期以来阳明心学尤其是

泰州学派的思想启蒙紧密相关。即如上文所述，阳明心学内在逻辑发展的一个

结果则是为人欲释放、个性张扬铺平道路。明中叶以后，一方面，社会经济领域

里土地兼并的加强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造成显著破

坏；而另一方面，随着封建专制的强化与政治统治的腐朽，以及空疏浮华的社会

风尚的蔓延，在意识形态领域则表现为共同体意识的沉沦、对封建国家的绝望以

及伦理关系的破坏。凡此种种，要求人们从哲学意识上对社会变迁展开新的思

考。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意识到自我的价值，自我意识或主体意识最终便在各个

阶层中普遍觉醒。而明中后期以来自我意识或主体意识觉醒的思潮，客观上为

审美解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表现在社会审美和艺术观念方面，便是公开挑战

“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规范，大胆突破“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的审美传

统。于是明中后期以来在社会审美意识领域发生重大变迁，并直接影响到艺术

审美，因而世俗大众的审美趣味逐渐成为晚明艺术表现与审美活动的主潮，市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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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审美需求逐渐成为晚明文人关注的主要对象。这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古

代社会审美意识发展的新趋势，以及中国古代艺术史上艺术形态的重大变迁。

明中后期以来，时代审美由艺术审美开始重点转向社会审美，除了在艺术品和艺

术家之外，作为艺术接受主体的世俗大众开始真正成为审美的主体；而与这种审

美意识和艺术形态的重大变迁相应，戏曲和小说等大众艺术必然成为明代艺术

审美的当然代表。

黑格尔说过：“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６〕对于艺术家个人才情的标举

和对于传统规矩法度的突破，既是人性的发展，也是审美的解放。晚明艺术家强

烈要求表现自我、自由创造、抒写性灵的艺术观念，冲击着古典艺术的传统法则，

张扬着个性解放的启蒙精神，呈示出艺术观念中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艺术是

充满主体生命的审美创造，在与“天理”世界相对峙及抗衡上，显示出其蓬勃向

上的生命力。艺术观念方面，李贽所谓“发于性情，由乎自然”“宁使见者闻者切

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徐渭所称“不求形似求生韵”

“众人所息，余独详；众人所旨，余独唾”；汤显祖所谓“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

世”；以及袁宏道等公安派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屠隆的“吾取吾适”，汤

宾尹的“吾为吾耳”，郑元勋的“以文自娱”，董其昌的“寄乐入画”，陈洪绶人物

像的“高古丑拙”，石涛的“我之为我，自有我在”，顾炎武的“为我”，黄宗羲的

“文以情至”及“诗中有人”等等，所有这些文学艺术和价值观念，皆与传统的“文

以载道”的价值观相悖，与传统审美规范和古典和谐的美学原则的要求相离，无

不是对于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与情感解放等主体意识在艺术观念中的自觉建构，

我们从中仍可清晰见出这些先进文人在与现实的束缚和礼法相对立的过程中碰

撞、激荡出的一种特有的狂态与怪境，依稀感受到晚明狂禅之风仿佛在耳畔轻轻

拂过。

再者，时人戏曲小说中对个性生命与自由的关注和追求，对包括“好色”“好

货”在内的人的私欲的肯定，对“自然、本色、意趣”的崇尚，对直抒胸臆、情真感

人的审美趣味之标举，尤其是大量作品对于爱情生活的歌唱，对真挚的男女自由

爱情的赞美和对女子才艺的赞赏，对男女平等的提倡，对时人版画、作品插图中

人体美之崇拜以及长歌当哭、无所不发抒的悲情，文人画的重士气以表现自我的

情性抒写和放笔纵墨、如意挥写的自由游戏态度，等等，所有这些无不是充溢着

生命本性的自然真情在艺术作品中的流露，无不体现着晚明文人艺术家人性的

觉醒和主体意识的高扬。李贽的“童心说”、徐渭的“本色说”、汤显祖的“情至

说”、袁宏道的“性灵说”都是“率性而行”“纯任自然”的典范，包含有反对名教

羁络、追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色彩。这一跃动着人文精神的时代呼声，

成为古典末世的哲学谶语，待到“风雷之文”激荡欲出，令人们仿佛看到了一线

新时代的曙光。中国晚明时期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和思想启蒙思潮，终将孕育

着中国社会的旷古巨变，它以鲜明的人生情怀与近世气息，推动中国艺术回归现

世、迈向近代的时代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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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民趣味与世俗倾向

明中期以来浪漫主义新思潮的产生，依托的是市民的兴起和市民趣味。艺

术观念上对感性欲望和市民趣味的肯定，必然要求趋向俗、肯定俗和张扬俗，而

其在艺术上的表现就是以俗为美，以表现真我为美，于是“寄意于世俗”成为艺

术创作的主要倾向。伴随着人文主义艺术思潮的发展和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

由此而导致的审美解放与艺术变迁，传统诗歌散文等精英艺术的主流地位逐渐

被戏曲小说等大众艺术所取代，描写城市平民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

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成为大众艺术的主要审美对象，“好货”“好色”自然成为

多数艺术作品的主题，由此晚明艺术呈示出明显的市民趣味与艺术观念的世俗

化倾向，而即使是作为精英艺术的绘画，以及下层工匠的工艺美术、雕刻、园林建

筑和家具等艺术，世俗化倾向也非常明显。

戏曲小说等大众艺术代表的是新的市民趣味，而市民趣味始终有一种享乐

的新境。世俗大众情欲的放纵、本能的宣泄、久被压抑的情欲无意识地冲出，公

开表现在对“奇”“趣”“艳”等世俗审美趣味的追求上。满足市民趣味，摹奇书

奇，成为明代文人艺术家共同的自觉追求，如此便能产生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金圣叹曾称《三国演义》为奇书，三国为天下最奇之事，如其序跋中曰：“作演义

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今览此书之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

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也”（金圣叹：《三

国志演义序》）。戏剧理论家辄以“奇”来解释“传奇”之名，如明人倪悼有所谓

“传奇，纪异之书也。无奇不传，无传不奇”（《二奇缘·小引》）之说，无极子亦

谓“传则传其奇者而已矣”（《情邮小引》），茅
#

亦称“传奇者，事不奇幻不传，辞

不奇艳不传；其间情之所在，自有而无，自无而有，不?奇愕眙者亦不传”（《题牡

丹亭记》）。如此等等，可以代表时人普遍的看法。汤显祖亦称：“天下文章所以

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

今。”（《序丘毛伯稿》）可以这样说，一切戏曲小说都是奇，正所谓“无奇不成

书”。像《牡丹亭》这样超越生死的戏曲是奇，像《西游记》这样描写天下极幻之

事的小说是奇，像《聊斋志异》这样写鬼狐故事的小说是奇，而《水浒传》更是一

部英雄传奇和侠义故事，还有那些写正常历史和平常琐事的戏曲和小说也是奇，

是不奇之奇。“三言二拍”描写市民百姓的日常故事和感情世界，是五光十色的

世俗世界，有赤裸裸的对于财欲、性欲和权欲等欲望的展览，是对传统的无意识

冲决，是时代的新声，所以“三言二拍”正是这种“不奇之奇”。睡乡居士在《二刻

拍案惊奇序》中称，“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

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而这正是李贽所云“世人厌平常而喜新

奇，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莫过于平常也。”（《焚书·复耿侗老书》）所谓“新奇

正在于平常”，讲的正是这种“无奇之奇”。如果说传统美学为“正”，那么这种新

的审美趣味就表现为“奇”。“奇”也就成为戏曲小说有异于古代正统文艺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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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奇，作为一种艺术效果就是妙，达到了“奇”，也就是达到了“妙”。所以，

小说戏曲作品中所叙，在在皆奇人奇事。徐渭的《四声猿》写四奇人奇事，被时

人王骥德誉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曲律·杂论》）。梅鼎祚《玉合记》讲韩

罖得柳姬之奇事，其柳姬之得、与失而复得，皆因幸遇奇人力王孙和许俊。王骥

德《男王后》叙男子被封为正宫娘娘的怪事。许自昌《桔浦记》叙柳毅传书龙庭，

后与龙女偕姻之奇事。凡此等等，举不胜举。当然，也有为“奇”而“奇”，于“平

常之外觅新奇”，这些作品凭虚驾幻，谈天说鬼，以致流于荒唐、谬妄。如此就会

失真，从而不合情理，也因此遭到时人批评，祁彪佳称“一涉仙人荒诞之事，便无

好境趣”（《远山堂曲品·玉掌》），王骥德《曲律》中也批评那些“捏造无影响之

事以欺妇人、小儿者”，张岱亦指出“传奇至今日，怪幻极矣”（《琅文集·答袁

箨庵》）等。

戏曲和小说等大众艺术的主要特点就是“俗”，因为“俗”，故而能够迎合世

俗大众的审美情趣。所以戏曲和小说艺术中的这种“俗”，在晚明戏曲和小说等

艺术理论家看来，尽管与“雅”相去甚远，但这非但不是缺点，反而正是其优点，

因为这种“俗”是充满着世俗大众的审美趣味，所以田夫野竖、妇人孺子等世俗

大众皆能听得懂，看得明白，故而文人们甚至提出“越俗越家常，越警醒”。这样

“雅”艺术本想达到的艺术教化功能，却因为世俗大众不懂而不能达到的教化目

标，正好通过“俗”艺术来完成，来达到。所以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一居士《醒世

恒言序》曰：“《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

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补，

不亦可乎”。是序正好道出了戏曲和小说等艺术“适俗”和“导愚”的两方面特

点。

再者，时人所好者惟趣，而时人所难得者亦惟趣。天下俚耳多，故俗情俗趣

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成为戏曲小说等大众艺术追求和表现的主要内容。

正如袁宏道所指出：“世人所难得者唯趣，……余不屑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

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

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叙陈正甫会心集》）〔７〕“或为酒肉，或为声

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这正是市民的俗情俗趣。正像曹雪芹曾在《红楼梦》

第一回借“石头”之口对市俗趣味的指责那样：“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

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

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尽管

如此，但从审美本身的发展来看，这种贴近生活与真实的“情”与“趣”，实乃是晚

明市井生活的写照，是对晚明人日常生活本身的审美观照，显示出古典审美从艺

术审美向生活审美的转移；同时亦表明，再现和观照现实人生情景，成为时代审

美的新趣味。

而且，情欲意识是大众审美的又一新境，也是晚明的时代新声。跃动着人文

精神的晚明启蒙思潮，积极肯定人是肉体的和需要物质享受的人，倡导抛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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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行，歌颂世俗的快乐。因而，晚明戏曲小说艺术对世俗大众的情欲审美需

要，以及中下层文人士大夫力图摆脱外在精神束缚的情欲宣泄的需要，给予了前

所未有的足够多的重视。我们知道，情欲意识中必然活跃着对肉欲的赤裸裸的

追求。“三言二拍”中的一些作品，对肉欲与纵欲等情欲意识均有着大量的毫无

讳饰的描写；《肉蒲团》《玉娇女》《绣榻野史》《如意君传》《痴婆子传》《浪史》等

一大批描写“性”的文学作品，更是犹如雨后春笋；而被称为“天下第一淫书”的

《金瓶梅》，简直就是晚明时期市民社会的工笔写照，体现的是彻头彻尾的平民

大众的世俗精神。戏曲小说中这些赤裸裸的情欲、财欲和权欲的欲望描写，足以

令时人兴奋不已，成为晚明时代对传统的无意识冲决。与雅艺术相比，即如薛富

兴教授所云：以《金瓶梅》为代表的艳情小说，成为明代文化艺术的一大独特景

观，它与《牡丹亭》正好构成俗雅两极，然其所欲传达的根本精神实确相类，一方

面它是人性解放的极端形式；另一方面，它又预示着审美生活化、审美享乐主义

趣味的到来。〔８〕

晚明艺术的市民趣味和艺术观念的世俗化倾向在绘画和工艺美术等领域中

也表现得非常突出。明人尚奇、尚情，非独表现于戏剧小说等大众艺术，作为精

英艺术的绘画亦是如此。明人论画，亦多以“奇”论之，强调奇想、奇趣，并视新

奇的艺术观念为艺术创作的前提和基础。李日华《竹懒论画》中对“奇”多有论

及，如“读书眼易暗，登山脚易疲。不如弄墨水，写出胸中气。既含古人意，亦备

幽绝姿。切莫计工拙，聊以自娱嬉”“乃知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

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古人绘事如佛

说法，纵口极谈，所拈往劫因果，奇诡出没，超然意表，而总不越实际理地，所以人

天悚听，无非议者”云云。〔９〕唐志契更视“奇”和“韵”为山水画逸品的重要构成因

素。他说：“山水之妙，苍古奇峭，圆浑韵动则易知，唯逸之一字最难分解。……

逸虽近于奇，而实非有意于奇；虽不离乎韵，而更有迈于韵。”〔１０〕要之，奇要出乎

自然，画家非有意取奇，无意求奇而自奇，强调奇趣的自然流露，正是李日华所谓

“山川灵秀、百物之妙，承其傲兀恣肆时，咸来凑其丹府，有触即尔迸出，如石中

爆火，非有意取奇哉！”“绘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胸中实有吐出便是矣”

（《竹懒论画》）。又如沈颢所云：“衡山翁行款清楚，石田晚年题写洒落，每侵画

位，翻多奇趣。白阳辈效之。”〔１１〕王?登激赏唐寅“奇趣时发，或寄于画，下笔直

追唐宋名匠”的画风，赞其“画法沉郁，风骨奇峭”〔１２〕。如此云云，可见晚明绘画

对于那些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洋溢着高度精神自由和独创个性的奇伟瑰丽的

奇想奇趣极为重视，同时更重视创作主体的这种富有奇想奇趣的思想情感的自

然流露。

文人画艺术标榜“寄乐入画”，洗尽铅华，追求恬淡萧散的境界，远离现实生

活，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以致在表现世俗情趣方面不如戏曲小说那样来得干

脆直接，但在表现闲适情趣方面却更突出。尤其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

区，绘画不可避免地会染上市民性和世俗气。明中期吴门画派的唐寅，可谓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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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世俗化的代表，其画作清高脱俗和享乐情趣并存或混杂，《秋风纨扇图》《琵

琶美人图》《芭蕉仕女图》等即是。一些职业画家将市民和贩竖等平民百姓摄入

画面，而更有一些文人画家则直接参与商品领域的流通。尤其是与市民趣味浓

厚的戏曲小说紧密关联的版画、插图以及人物画像，更能显示出浓郁的市民性和

世俗气。小说《三国演义》版画，绘出帝王将相的高贵；《水浒传》版画，呈现出激

烈、热闹、有趣的场面；戏曲《牡丹亭》版画，展示出缠绵绮丽、温情脉脉的韵味；

而在小说《金瓶梅》版画插图中，一些半裸、全裸，甚至一些性交的场面，也呈现

在观众面前；更有一些春宫图册在市场上公开销售，比如《金瓶梅》第十三回中，

西门庆得到一卷从内府散出的春宫画，便与潘金莲“展开手卷，在锦帐之中，效

于飞之乐”。凡此云云，从中可见版画中大量浓郁的世俗趣味和市民情趣。可

以说，把晚明新兴市民文艺展现为单纯视觉艺术的，正是晚明版画艺术。晚明版

画艺术以“俗”为主题，广泛参与商品领域，在题材、内容和审美趣味等方面，与

戏曲小说相映成趣。故此，王伯敏指出：“明代版画的辉煌，戏曲小说的插画所

放射出来的光彩是史无前例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版画家们那种大胆想象

力，那种大胆揭露社会的矛盾以及对人世悲苦的关怀，都是极其有意义的。”〔１３〕

晚明工艺美术、雕塑等艺术，也逐渐趋于装饰化和生活化，充斥着浓郁的世俗气。

这些艺术追求华丽、新奇、淫巧的审美爱好，显示出绚丽、繁复、纤细的世俗化格

调。凡此种种，皆与“宣奢导淫”的时代风气、享乐主义和商业化的一味追求紧

密相关，共同推动着世俗大众审美趣味的发展。

质而言之，晚明审美意识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艺术形态的变迁，晚明文人

艺术观念中对“奇”“俗”的强调和情欲意识的张扬，说明文人艺术家在关注艺术

本身审美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关注艺术接受者的审美趣味，更多地倾向于审美鉴

赏主体，审美日渐地向世情化方向发展；同时亦表明了艺术欣赏和创作对古典艺

术审美规范所要求的“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等功能观念的消解和批判进一步

增强，表现出人们的审美风尚具有了更多的日常生活的感性快乐。晚明审美精

神和艺术观念上的重大变化表明，晚明审美和艺术观念开始更多地关注世俗人

情，晚明艺术正在向着大众化和世俗化的方向上发展，这预示着中国古代艺术发

展的新方向以及审美和艺术走向近代的新气息。

四、多元融合与雅俗并举

中国哲学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维方式，表现在艺术观念方面就是

强调艺术的综合性与融合性。明代艺术在继承元代艺术综合的趋势和基础上，

将各艺术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融合，推进到一个

和谐而统一的新的高度，既体现了明代艺术观念的综合性特质，也显示出晚明美

学精神的开放品质。

戏剧，在明代诸艺术形式中成为最具综合性的艺术形式的当然代表。戏曲

音乐方面，明中叶戏曲音乐家魏良辅等对源于昆、吴一带之歌调的昆山腔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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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创制出“体局静好”“流丽悠远”“启口轻圆、收音纯细”的“水磨调”唱法；同

时戏曲还从当时民间广为流行的说唱艺术以及民歌散曲中汲取语言精华，增强

了戏曲语言的通俗性和大众性。舞蹈方面，从万历本《四声猿·狂鼓史》插图中

的祢衡以及《牡丹亭》插图中的杜丽娘和春香来看，人物服装皆有水袖，明人戏

曲服装中水袖的使用，增强了戏剧舞姿动作的动态美感，而这在当时宋元戏曲服

装中是没有的；舞蹈已经化入戏中与戏剧浑然一体，成为塑造戏剧人物性格和形

象的重要手段。戏剧与绘画艺术也是密切相关，声息相通。戏剧在服装、道具、

化妆、表演上综合起来可以说是一幅活动的彩墨画。而且，戏曲舞台的构图、布

局和中国绘画在处理虚与实、简与繁、疏与密等空间关系方面，是有密切联系的。

曲论家吴梅指出：“这是我们民族的对美的一种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画家和

演员表现一个同类题材，虽然手段不同，却能给人‘异曲同工’的效果”。〔１４〕明人

戏剧的繁荣更缘于小说，尤其是剧本文学的高度发展。小说不仅为戏剧的繁荣

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如许自昌的传奇《水浒记》就取材于小说《水浒传》，汤显祖

的“临川四梦”《牡丹亭》取材于明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紫钗记》《邯郸记》

和《南柯记》分别取材于唐人小说《霍小玉传》《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更有

大量传奇取材于话本小说“三言二拍”，而且长篇小说关于人物形象的性格刻

画、丰富的心理剖析和精致的细节描写等，也都对戏剧创作有着重大影响。同

时，一批文学家的文学主张，如李贽的“童心说”和“化工说”、公安派的“独抒性

灵”、徐渭的“本色论”以及汤显祖提出的“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等等，均对戏

剧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人戏剧对众多艺术形式的综合吸收和融合，使其

发展成为一种融文学、音乐、舞蹈、说唱、表演、绘画与戏台建筑等不同门类艺术

于一体的广泛综合性艺术形式，并推动了明传奇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第二个高

潮。

晚明艺术的综合性还表现为不同艺术门类间的融合及其所达到的更高的境

界。这种融合既有舞台艺术间的融合，还有造型艺术间的融合以及舞台艺术与

造型艺术间的融合等。造型艺术融合的典型表现就是诗书画印熔于一炉。融四

者于一体，相得益彰、互为映衬的艺术效果元时已初露端倪，至明中期以后广为

流行。清人钱杜云：“唐宋皆无印章，至元时始有之，然少佳者，惟赵松雪最精，

只数方耳，画上亦不常用。云林尚有一二方稍可。至明时‘停云馆’为三桥所

镌，董华亭一‘昌’字朱文印，是汉铜章，皆妙。唐解元印亦三桥笔，余皆劣”；又

谓“画上题咏与跋，书佳而行款得地，则画亦增色”。〔１５〕诗书画印融于一体，是中

国画整体构成浓厚的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以书题咏或跋，书法可篆、隶、正、

草，与绘画形式配合；咏或跋可庄严、诙谐、优美、轻快，各取所宜；文情不妨嬉笑

怒骂皆成文章。并且，黑色的提款与红色的钤印，在画面上相映成趣，有画龙点

睛之妙。诗书画印相结合，使画的意境更加丰美，审美情趣亦更加浓郁。徐渭绘

有花卉图《牡丹蕉石图》（今藏上海博物馆），全图基本上不用线条作细致的勾勒

刻画，而均以粗笔泼墨绘制。整幅画作是水墨淋漓，意象浑沦，气势豪达，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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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师心纵横的生命意趣。徐渭还自题三则，书风洒脱之中见出谨慎，与画面中

狂放的笔法形成鲜明对比。题款下面是几方不同字体的红色钤印。受文人画画

风影响，陶瓷和其它一些工艺美术品的制作也引入了诗文、书法和篆刻图章艺术

形式，极富文人情趣。所以，诗书画印的融合，从内容到形式，从风格到意趣，最

大限度地彰显了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情趣和开放品质。

晚明艺术的多元融合和美学精神的开放品质，不仅包含了不同艺术形式或

不同艺术门类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也包含了对海外异域文化艺

术的包容与消化。万历年间，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带来了一些西方绘画，并介绍

过来一些西方绘画艺术，对晚明画家有过一些影响。中国“第一本全部应用颜

色来套印的书是１６０６年出版的《程氏墨苑》，里面有几张黑白插图是耶稣会传
教士利玛窦提供给程氏的西洋版画，作者将这些版画加以复制”〔１６〕。当然这种

文化艺术的交流是双向的。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实际上反映了植根于中国文

化土壤的中国古典艺术具有吸纳、包容和消化外来艺术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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